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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小说）

□王海波

我想跟一座山说抱歉（散文）

□周蓉

初夏（组诗）

□童国华

梨园春深都几许（散文）

□顾新红

◎那些平铺直叙的小草
大地酝酿一张考卷
一年四季写下
密密麻麻的答案
那些平铺直叙的小草
首先以冬雪伏笔
借春雨构思
在初夏起承转合
直抒疾风知劲的胸臆

如一幅国画，浅绿底色
深绘多姿多彩
小草是画卷中压轴的部分
名章平凡但分量很重
有人拿它天南海北展览
我的乡亲们手握朝夕
在它的边款上修饰容颜
添一头耕牛早出晚归

光阴急不得，绵绵
长长正好，像小草一样
与自然贴得最近
书写春夏秋冬
就像我们，一生于泥土
互诉衷肠的人
即使走遍天涯海角
枕边都带一股小草芳香

那些平铺直叙的小草
时常入梦款款而来
它们都长高了，仿佛
一跃而起成为蝴蝶的花园
后花园里虫鸣书声琅琅
今天，麦芒像一排排卫兵
守护着初夏的课堂
少年夏至未至的初恋时光！

◎那些向阳而生的花儿
乡村裁缝店保留传统手艺
华服必须绣花才有体面
候鸟北归，蜜蜂采蜜
换季的衣裳挂在故乡门前

太阳东升，高音喇叭开唱
今年的收成紧锣密鼓中
这时如果说到玫瑰花
你会不会写一封家书寄给从前

从前叫着紫罗兰
这是你为风取的名字
你说如果有这样的风被吹起
青春就会有永恒的回忆

从前叫着栀子花
这是你为雨取的名字
你说假如有那样的雨落下来
离开也会变得如此可爱

永恒成风可爱成雨，那些
向阳而生的花儿依旧风雨彩虹
槐花的碎碎念挂在嘴边
大雁唱起了思乡的歌

紫藤唱起了缠绵的歌
月季唱起了不老的歌
鸢尾唱起了思念的歌
我轻轻地唱起你教的歌！

◎那些懵懂天真的青果
初夏一声吆喝
桃树就挑着担子
挤到乡村的大路口
小箩筐在风中微微晃动
昨天粉妆被成熟加重
她们还挪不开步，就像
我家乡少女收到请柬时
低着头慌慌张张

枇杷树叶的大手掌
随时想夺取空中航线
那些举着登机牌的鸟儿
忽上忽下，在林荫道盘旋
夏天小果实懵懂天真
还不曾找到贩卖乡愁的人
奶奶在天上，伸手
就能摘下我童年一树愿景

初夏人来人往
像一场仪式花团锦簇
杏子树躲在屋檐下
查阅吉时良辰
他们与梨树交换的信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那些运送两小无猜的人们
划着小船来的我家门前

满世界熙熙攘攘
运送果实的路途繁忙
蚕豆和豌豆
一双双好奇的小眼珠
望得见夏天匆忙
我所热爱的这个村庄
谁能说出初夏秘密
又何尝不是你的远眺和凝望！

◎那些优哉游哉的生灵
倒影淡出暮云处
浮萍缓缓而行于黄昏
那些腰缠万贯的忘忧草
沉默是金，水深清浅

菱藕静静生长，水鸟
擦肩而过，惊动了正在
梳妆打扮的垂柳
一头扎进夜幕降临

鱼儿开始寻找搬运工
要把这夜色搬进星辰里
说说话也好，唱唱歌也好
反正春天无忧无虑

蛙声在遥远的乡村
那个写诗人寄来风雅颂
你翻译不了白话文
你的梦中全是水，涓涓

不要谈起什么效应
初夏还会长出小翅膀
家园的屋檐下，还会
乳燕呢喃，合唱江南水乡

情深深，雨蒙蒙
那些优哉游哉的生灵
永远是我衣袖里一卷诗书
这尘世，生而华丽的灵感！

她开始谁也不看，风景也不看，闷
着头只往前走，走也走得很吃力，只能
叫缓慢地攀爬，毕竟这是在庐山，那条
该死的著名的瀑布听说还在一千多级
台阶之上。

她不喜欢爬山，连家乡平原上微微
耸起的那座一百多米的小土丘狼山也
不大愿意去爬，这可能也是她此生无法
成就什么大事业的原因之一。毕竟登
高才能望远，但没办法，她就是这样一
个厌恶登高的人。

那个惹了她更起了厌恶之情的人，
默默走在她的侧后方，不远不近地跟
着。她不说话，他也就更不好说话。其
实之前他也尝试着跟身边黑着脸的恋人
解释，那句惹恼了对方的话并不是她以
为的那样，但她并不听。她想，管你什么
本意，我就是要照着自己的理解来。

后来，在那天的瀑布脚下，如果有
人用心注意一下，应该会看到一个冷着
脸的姑娘和一个沉默着时不时看着她的
男生，两人以一种奇妙的诡异的方式沉
默共处着。那个男孩还试图提议给姑娘
拍张照，冷脸的姑娘不发一言，执拗地站
在完全不配合的角度，喝着矿泉水。

疑似银河落九天的瀑布哗哗地冲
下来，阳光并不耀眼，没看到什么紫
烟。她靠在石柱上喝着水，想就为了看
这个鬼瀑布，爬了一路的山，堵了一路

的气，老子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
她看着这次采风行程单上“庐山”

两个大大的字叹了一口气，但她无法推
却，她是活动的组织者。

收拾行李箱时，她把放进去的运动
鞋又拿了出来。到时就在山脚下坐坐
吧，或者只跟半山腰的岩石打个照面，
把山顶的无限风光让给他们，她的同伴
会很傻眼。她想，她会在某一块石凳上
平心静气地等那群爬上去的同伴，但不
准备听他们讲山顶上的故事。

这些话是一个叫西川的诗人写的，
她记得很牢，并且准备把它们编排进在
庐山那天的朋友圈。

很好。她自嘲地笑笑，看来对于庐
山，她不仅活在自己的记忆里，还即将
活在别人的句子中。

带队的领导看出他手下这俩女的，
一个比一个认怂，很适时地抓住了她，
亲切地跟她交谈。

这么有名的山，你们写作的人不都
很喜欢吗？

我不是什么写作的人，我是为写作
的人服务的。

你可以边爬山边构思，回去后写一
篇游记，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和你相
当贴切——周游庐山。

哈哈哈哈，她累极反笑，恐怕我只
能写周游庐山脚。

领导迈上几级台阶，俯视了几眼她
和那位比她更蔫儿更想直接放弃的同
伴，做了一个英勇的决定——

把你们的包都给我。相信我，一定
能爬得上去。

她和同伴对视了一眼，几秒后，带着
一些愧意把两只重重的双肩包给了领导。

事实证明，人在困境中，道德底线
是可以一低再低的。她两手空空，在细
雨中朝蜿蜒的山路尽头望去，她忽然在
心中鼓起了一些热望，为了不辜负领导
的背包之恩，她决心改写西川的那首
诗，她不再满足于仅跟半山腰的岩石打
个照面了，她会爬上去，最终会再和李
白看到的那条瀑布打个招呼。

她当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个被她冷落了一路的家伙，不知道他
的心中会不会跟她一样，自此落下了那
么一点带着矫情的创伤后遗症。至少
对她而言，这些年，她几乎已经忘记还
曾来过庐山。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她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李白的

这两句，就被吓住了。古诗还可以这样
写啊，上来就如此自大自狂，豪气冲天。

这个自大又自信的诗仙后面写的
两句“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
山”，被她在写景的作文中多次引用，语
文老师夸她用典灵活。她很高兴，想着

有一天，总有一天，得去真山看看。
她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第一次爬

庐山，却以满腹的恼怒结束。她跟庐山
结下了梁子。

此刻，她已经爬了一大半了。包被
领导背过去之后，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她在雨雾中看着这座曾被她单方面定义
为结下了梁子的山，其实还挺耐看的。
潮湿多雨的季节，整座山的确有“云山海
上出，人物镜中来”的缥缈感。那个诗仙
老头怎么这么会写，把她想用一千字描
述的东西十个字就打发了。天才不让凡
人有活路，她又崇拜又嫉妒。

她们终于爬到了瀑布下。领导朝
她俩挥了挥手，看，三叠泉到了，你们可
以去拍照了！

等等，三叠泉？不是她一直以为的
香炉峰瀑布吗？

她大吃一惊。她也是抱着与旧日
记忆握手言和的决心奋力爬上来的，没
想到，她猜中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

但她立刻就在心中暗笑了。傻子，
你在这一路的爬山中，不早就原谅了当
年那个任性的自己，顺带也向那个被你
凶了一路的倒霉家伙道了歉，向被你记
仇了很多年的庐山道了歉。

其实，他是好的。它更是好的。
是美的。是空灵的。是值得你一

来再来的。

斜阳余辉缓缓洒落
古镇的灯火徐徐点亮
吆喝声、锣鼓声响彻喧天
这声音穿过牌坊、古戏台
我们行走浅黄色的石板上
看着丰饶人和的景象
挪不动脚步

我站在东石桥上打捞
那些聚沙成陆的经年往事
古河早已换上新装，河畔
雾霭轻笼一池流光溢彩
塔影佛光在水波中摇曳
在梵音里守望岁月静好

我在栟茶的诗赋里探寻
千年古镇的前世今生
把荣辱悲欢尽数摊开熨平
把千年风韵和盛世繁华倒放
原来栟茶因棕榈、茶树得名
这两棵树养育这里的人民
更是栟茶人扶海的航标

我在熙熙攘攘的队列里等待
清茶、烧饼、土包、烧烤
已是香飘千里之外
唇齿间咂摸栟茶的生活气息
更看到栟茶古镇绵延的烟火
已经在南黄海边璀璨绽放

烟火栟茶
□方述怀

“不到梨园，怎知春色如许。”
这句唱词，我是在走进砀山万亩梨

园，走进梨树王景区，才确信无疑的。
初入景区，眼前一片片的梨树并未

惊艳到我的眼睛。这些梨树跟我们在
寻常田间地头看到的梨树并无特别，梨
花散淡，叶片绿中泛红，并不是想象中
叠翠堆雪的清秀俊逸。同行的李校长
说带我们去看梨树王，我们兴致陡增。

为了觐见那个“王”，我们步行在一
条朝圣的路上，虔诚而兴奋。

一条傍水路沿着河蜿蜒，仿佛没有
尽头，夹道的梨树开着稀疏的花，间或
的桃树、油菜、二月兰，装点一抹红，一
片黄，一丛紫，时时唤醒着目光。

有观光车忽而从身边呼啸而过，像
古代的马车在风中疾驰，骄傲而不羁，
将路边的我们抛在尘烟中；有戴着草
帽，裹着头巾的妇人举着一根长竹竿在
给梨花授粉。竿子顶头一个绒球从小
桶里粘上花粉，轻轻磨搓花蕊，开启一
个硕大而温存的吻；有闲散的垂钓者，
坐在梨树下抛出钓丝，气定神闲，仿佛

要钓起整个春天；有曲曲折折的木桥链
接两岸的花语，倒影在水波中凌乱；有
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掩映在梨花中，
淡彩叠加水墨，别有风韵；有花儿谢过
的杏树挂着一枚枚青涩的果儿，引得我
们欣喜驻足……

一头驴在一棵高大的槐树下沉默，
它在春风里坚守哲人的思考，心无旁
骛，不愿多看我们一眼，甚至没有发出
一声招呼。

迎着风向前，沿着路蜿蜒，为瞻仰梨
树王的尊容，我们忽略脚底的累，面庞的
冷，还有时间的慢，压制心中的急切。

越过乡野，逼近繁华，梨树王果真住
在“皇城都市”。一时间热闹起来：摊贩
吆喝声声，小吃街烟火弥漫，商铺林立，
广告牌用色相招揽客人，可谓商贾云集，
游人如织，很快把我们从乡村卷入闹市。

路过刻着“梨树王风景区”的巨石，
穿过一座拱桥，眼前像电影跳片，突然
切换了镜头——

一树一树的梨花在眼前次第开放，
翠色的叶片，白玉的花儿，荡漾起碧波

银浪，涟漪层叠。褐色的枝干虬曲苍
劲，是时间夹持风雨的艺术雕刻。听
说，这方圆百亩的梨树王景区有过100
年树龄的老梨树六万多棵，而我目之所
及只是一株株铁干嶙峋，枝丫遒劲；一
树树银装素裹，洁净淡雅。每一棵老梨
树都是鬼斧神工雕琢的盆景，都是巧夺
天工的艺术珍品。此刻，许多词语堵在
喉管，蹦不出一句合适的诗行，有些什
么在心底泛滥。梨树下，二月兰铺陈粉
紫的浪漫，弥漫诗意，氤氲风情。来不
及细细端详缀满枝头的那些玉白的花
儿，来不及在一枝横空逸出的花簇下留
影，来不及触摸一寸冰肌玉骨，只被人
流裹着向前，向着同一个目标亦步亦
趋，去朝拜那个“王”。

梨树王，果然是“真龙天子”！它矗
立精致的木围栏里，已经被“封神”。那
直径2米，高7米多的树身虬曲如龙，乌
鳞斑驳；那黝黑的枝丫，龙爪张扬，凌厉
佶屈；那盛开的梨花，宛若洁白的绸
衫。枝干之上无数的幸运红丝带给王
披上一件红色的大氅，迎风猎猎，霸气

十足。仰望处，红云片片，赤霞翻滚，令
人眩晕。很快，我又被人浪掀了出来。

信步梨园，香雪漫天。恍惚间，月
色浮了起来，紫烟袅袅，有白衫绿裙的
仙子，或水袖翩翩，或亭亭玉立，或临风
扶摇，亦幻亦真。有水磨腔从云端传
来，咿咿呀呀，清明悠远，似燕语呢喃，
又似细雨扑面。于是，一朵朵梨花里长
出缠绵的故事来，一颗敏感的心里生出
纤细的愁思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这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与
说？可叹了那些玉做精神雪作肌，骨骼
清奇非俗流的花与人，人与花。

我暗自聆听前朝的故事，瞻仰时间
的神作，想着这些在三百年前的泥土里
萌发的种子，犹在新世纪的阳光下开着
光鲜玉洁的花，不由得感慨时光，感叹
生命的恒久坚韧，油然而心生敬畏。

梨园春深都几许，花无语，情难
诉。告别前，我在花丛中留影，笑意委
婉。眼里已不是梨花，是天地镌刻于心
的一幅盛大杰作。风起的时候，玉瓣飞
舞，我的生命里飘起一场盛大的雪。

父亲去找严厂长是那天下午，时间
是严厂长约的。前一天在街上父亲碰
到严厂长，说有件事想请严厂长帮忙。

严厂长说：“你尽管吩咐。”
父亲不肯说是什么事，严厂长摸不

着底：“那你明天下午到厂里来吧。”
秋天的午后，太阳温和，日照充足，

路边的树木葱郁。秋分过后，长江中下
游地区常受高气压控制，出现秋高气爽
的天气。父亲心情轻松，用他的话说，
轧花厂有一半人认识。这倒不假，父亲
原来在轧花厂扛个棉花包，一包棉花也
有一百多斤，从船舱扛到庄脚，堆得像
小山似的，码到一人高就用跳板，一尺
来宽、五六米长的跳板担在马凳上，马
凳有高有矮，由低到高，最后能担到有
三层楼高。父亲肩扛棉花包健步如飞，
没有力气这活儿拿不下来。

严厂长在办公室等我父亲，见我父
亲到了，杨厂长和石厂长主动出去了。
严厂长中等身材，平顶方脸，络腮胡，部
队转业干部，说话办事干脆利落，不拖泥
带水。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父亲是四
队队长，与轧花厂一河之隔。严厂长从
部队转业回来后想在河东弄块地盖房
子，找到我父亲，父亲领他到四队挑地
方。严厂长挑了个地方，过了几天，父
亲把大队同意的消息告诉严厂长，严厂
长千恩万谢，陪我父亲喝酒喝到半夜。

盖房子是件大事。严厂长把这件

事说给老婆听，老婆是镇江人，起初倒
也高兴的，说有个房子也好的，毕竟是
自己的，当厂长当不了一世，退下来谁
还买你账！厂里的房子说收就收的，谁
也保证不了。这一番话分析得有条有
理，坚定了盖房子的信心。

隔了几天，严厂长的老婆动摇了：
“我想了几天，房子还是不要盖了，花钱
花钞的，弄不好还有矛盾。”

“什么矛盾？”严厂长不解。
“你想啊，我们生了三个女孩，都嫁

人了，现在厂里分了几间也够我们住了，
何必自己再找麻烦，也没人赶我们走。”

严厂长左右为难，跟我父亲说：“王
队长，房子的事等些时候吧。”

街上五金厂的陆厂长，在二队弄了
块地盖房子，人民来信告到县里，查出
了问题，被停职检查。严厂长想，还是
等对了，好在没盖，否则惹火烧身，知人
知面不知心，时下的人翻脸比翻书还
快。别看严厂长在部队待了几十年，地
方上的一套他心知肚明。

对盖房子这件事，严厂长不再纠
结，就这么过去了。但从内心来说，认
为我父亲帮了他大忙，只要厂里不忙，
他就蹬辆自行车到四队拿些蔬菜回
厂。严厂长说：“新鲜蔬菜吃了舒服。”

有了好蔬菜，父亲就给严厂长留
着，这点权力父亲还是有的。我家住在
西街头，属蔬菜大队，实则农村人口。

蔬菜大队长稻、麦、棉花，但以长蔬菜为
主，大队统一调配每天的蔬菜送到八鲜
行，八鲜行相当于现在的市场。早先，
蔬菜大队人员统称菜农，解放前菜农的
生活极为艰辛，镇周围的菜农就五十多
户，不足三百人，有一半户数受高利贷
剥削，打长工二十多人中就有我爷爷。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菜农散居四
街头，首当其冲遭受其害。爷爷住的房
子被日伪烧毁，在实无办法的情况下，
爷爷拖家带口借住到观音堂，观音堂也
不大，十余间房屋，大门堂，二殿，后大
殿，西边厢房。观音堂的华严和尚跟爷
爷有交情，就在西厢房腾出两间给了爷
爷暂时落脚。

严厂长起身倒茶给我父亲喝。递
好杯子，严厂长便问：“老弟什么事弄得
神神秘秘的？”

“为儿子的事。”父亲说。
严厂长奇怪：“儿子什么事？”
“儿子刚毕业，在家没事干，想靠靠

你。”父亲直来直去。
严厂长想了想：“儿子户口是蔬菜

大队的吧？”
“是的。”父亲答道。
“要是城镇户口就能安排好工作。”

严厂长说的是真话，不是托词。
父亲被他一说，心里咯噔一下。
严厂长提高了声音喊：“何文书，到

我办公室来一下。”

何堂生是厂里的文书，在严厂长隔
壁的办公室，一喊就听见。何况西墙还
有个方洞是放电话机的。何堂生应着，
人就到了严厂长跟前。父亲站起来握
了何堂生的手，何堂生说：“王队长好。”

严厂长问：“那个盛国如的事后来
怎么处理的？”

“检查书送过来了。”何堂生说。
盛国如是外场的堆垛工，偷棉花包

被人揭发。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凭
计划票证，棉布包损坏了，堆在仓库里，
作为碎布出售，一般人买不到，就是镇
上的书记或者有权部门负责人，也只能
从严厂长手上批个五斤十斤碎布条儿。

缪二发看见盛国如往腰间缠碎布
好几次了，他们在一个组里，平时也在
一起喝酒。缪二发有个相好叫叶红，胖
胖的，丰乳肥臀。叶红打杂，搬运工掉
落路上的棉花，叶红拣拾送到堆场或仓
库，外场卫生打扫，都是叶红的事。

盛国如说：“二发，叶红对你不错。”
“同事，有什么错不错的。”缪二发说。
盛国如又说：“你瞒谁？厂里哪个

不知道？”
“别听人瞎说。”缪二发斜了他一眼。
“我长这么大没碰过胖子。”盛国如

转了话题，“睡在胖子身上是不是就像
睡在棉花包上？”

缪二发被他问笑了，瞬间有种满足
感：“你也找个胖子试试。” （一）

雨中鸢尾


